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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动

    王城大殿  披挂银色铠甲的我  半跪在红色绒毯上
    两旁罗列着满朝文武  年轻皇帝的声音  从上方降临
    “银骑士吉榭尔元帅，朕不察，竟将王姐依其婚约嫁出。
     这次多亏了爱卿， 视破了南方属国的奸计
     保护王姐不被对方侵害 而且还平定了南方属国中的反叛份子
     爱卿的确功不可没 再加上你历年来所立下的汗马功劳
     朕非常的感谢你 但朕却不知要如何奖赏你
    爱卿若有任何要求 尽管开口 朕会尽力而为”
    满朝文武在短暂的惊愕之后  随即骚动了起来
    名为"羡慕"与"嫉妒"的分子  在此时的大殿上四处飘散着
    也因此  我想不会有人注意到我头盔下微扬的嘴角
    除了我那唯一的伙伴之外
    是的！！ 最后的时刻接近了
    是该解除伪装 结束这一切！
    我⋯⋯把这颗爆弹投下之后
    那位高高在上的年轻皇帝
  以及满朝文武百官的脸上
    将会出现什么样的表情变化呢？！
    呵⋯⋯
    等到百官们的骚动趋于平息
    是的，是时候了⋯⋯

婚  乱

东平历 3年  贝之月
米德国王  欧恩 和授德尔国王  莱安定下了
当时年仅 5岁的 米德公主 葛莱蒂丝 与
年方 6岁  授德尔王子 雷尔夫的婚约 15 年后  荷美历 5年  薪之月
授德尔王国派使着前来求亲荷美历 6年  丝之月
公主出阁也就是因为上述这些缘故  导致现在的我
必须得穿上这层层叠叠的婚纱
戴着这些叮叮当当的首饰
坐在颠簸的銮车上  朝授德尔国前进
这是一个很大的赌注



假如探子们带回来的情报是正确的
那么 他们应该会在女萝森林中下手车身剧烈振动  外头杀声四起
果然  他们开始攻击了
不一会  车外骚动逐渐平息
忽然 有人伸手揭开了车
第一幕开启了季春的  阳  肆无忌惮的从来人身后涌入
“抱歉 葛莱蒂丝公主
请你屈驾到敝国的营地吧”
颇为年轻的声音
不过  我习惯于黑暗的眼睛
一时无法看清楚这声音的主人
“你⋯⋯你是谁？！”
“我是雷尔夫”
果不其然
“雷尔夫？！ 为什么⋯⋯？！”
没有回答  他放下车  走开了
之后  銮车开始移动銮车摇摇晃晃走了一阵子之后  停了下来
应该是到授德尔国营区了
车  再度被揭开
“葛莱蒂丝公主 请下车吧”
这回我看清楚了这声音的主人 雷尔夫
长得比我高了一个头 银灰色的头发使他看起来有点老成
但是那张脸和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质
看起来不像是会玩这种小把戏的人
是有人在背后煽动吗？！
不⋯⋯在真象未明前 不能对自己的判断太过自信
我左手拉紧了身上的面纱与披风
右手拎着一个红漆木盒
尽量不被衣裙绊倒的爬了出来
走出銮车  此时天色已经逐渐昏暗下来我跟着雷尔夫 以及三.四个卫
兵簇拥下
走进了营区内部 到达了一个房间
我走了进去 里面有一套桌椅和一张床
“葛莱蒂丝公主 在我们还没有和贵国达成协议之前
就请你在这里委屈一阵子⋯⋯
对了 你拿的那个盒子里装了什么东西？”
我走到床沿坐了下来 顺手把漆盒放在桌上
“这里面装的 都是沿续我微弱的生命
我国御医所配的药⋯⋯”
雷尔夫打开漆盒看了一下 又把它合上
“我能请问你吗？！  殿下您用这么特殊的手段请我到此
贵国到底是有何目的呢？！”
雷尔夫以背靠墙 双手交叉在胸前
“这是我自己一个人所决定的



我国常久以来就一直沦为贵国的附属
但是不管在任何一方面 我国都不至于输给贵国
难得有这个机会 我打算以你为人质
要求脱离贵国附属 以及割让贵国的女萝森林之领土给我国”
呼 太天真了 授德尔国的王子殿下
“这样吗⋯⋯那你实在用错方法了
如果殿下是要要求脱离我国而独立
大可以先派出使者与敝国商谈
或是乾脆在父王死亡之时自行宣布独立
而不须用这种会招致两国战争的方法
如果殿下的目地是染指女萝森林的话
就算敝国陛下首肯 掌管军权的皇兄也不会答应的”
雷尔夫换了个姿势站着 但双手仍交叉在胸前
看来相当不服气
“这你怎么能够这么确定”
“姑且不论女萝森林里的那些可供食用的动物以及其毛皮
光是由木料 药草 羽毛等等 这些在战争上非常重要的物资来看
多半都是女萝森林出产的
你想皇兄会因为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的妹妹
把这么重要的战略物资的供应地给舍弃吗？！⋯⋯”
“呃⋯⋯”
“咳咳⋯⋯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我实在不想看到我们两国因此发生战争⋯⋯ 咳咳⋯⋯”
我试着劝雷尔夫  希望这事件能就此打住
省得多打无谓的战役
“这种事情 不试试看怎么知道！！”
“那么⋯⋯殿下真得打算与敝国为敌罗⋯⋯”
“我早有此觉悟”
“可是您有没有考虑到 一但发生战争 贵国和敝国
都势必会有很大的损失⋯⋯咳咳⋯⋯
＜难道您就因为这个不可能成功的策略
要将两国无辜的人民都卷入战乱吗！？⋯⋯咳咳⋯⋯”
“住口！ 你没有资格说这些事！！”
真是沉不住气的人
“我只是说出我的看法罢了⋯⋯咳咳⋯⋯
不要只沉醉在自己的想法里⋯⋯那是很危险的⋯⋯
看清楚事实吧⋯⋯咳咳⋯⋯”
雷尔夫脸色胀红 大声吼叫
“罗唆！！你现在不过是个人质！不要多话！！”
唉~~~这家伙是讲不会听了
“咳咳咳咳咳咳⋯⋯”
我将脸放在膝盖上不停的咳嗽
“咳咳咳咳咳咳⋯⋯”
“喂！你没事吧？！”



“抱歉 我的宿疾又覆发了⋯⋯
能否请你倒杯水给我⋯⋯咳咳⋯⋯”
听到我这么说  他走出门口 吩咐守卫倒水过来
雷尔夫把水杯递给我  我站起来把桌上的漆盒打开
把药包堆中的两个药罐中其中的一瓶药打开  倒出了两颗药丸
转过身  背对着他 仰头把药吞下去
把喝剩的水放在桌子上  我又坐回了床上
刚好看到雷尔夫转身离去的背影我坐在床沿 开始思考逃脱的方法
最麻烦的 应该是房门前驻守的两个警卫吧⋯⋯
如果只有一个人 那会好办的多⋯⋯
突然 房间的门被打开了
走进来一位穿军服的男子
长相蛮普通 可是⋯⋯
不知道为何 那位男子给我的感觉
好像是一只坐镇网中等待猎物中网的蜘蛛他走到我面前 脸上挂着不能
够称上"好意"的微笑

“不愧是米德公主 葛莱蒂丝
真够冷静的女人
你把咱们的雷尔夫殿下气得七窍生烟呐！”
“你是谁？！”
这个人给我的感觉真差
“我是雷尔夫的参谋⋯⋯马卡斯。”
“参谋⋯⋯那么提议绑架我 以勒索我国的人是你罗？！”
“没错！！就是我！”
“为什么你要耸恿雷尔夫作这种蠢事？！
这只会让两国引起无谓的争战罢了！！”
原来如此 我知道你们在搞什么鬼了
“就是要让你们两国打起来呀 这样我国才能坐收渔翁之利
表面上啦~~我是雷尔夫的参谋
事实上呢 我是察柏国的人呐
所以 葛莱蒂丝公主 为了我国的昌隆
只好请你先到天国去走一遭啦！”
马卡斯手腕一抖
一把匕首就像银蛇一样窜向我的左胸
我反射性的朝右侧一闪 手掌却压到了衣角
在衣物的牵制之下 失去了平衡 身体撞到了桌子 震翻了药箱
药箱 药瓶 药包 四处散落
结果 我就跟散落的药包一起跌落到床下
“反应不错嘛！ 葛莱蒂丝公主~~
不过结果也只不过是将死亡的地点向下移了点⋯⋯”
“咳咳~ 卫士们到底在作什么？！”
此时 我把手伸至背后 摸索着跟我一起跌下来的药包
“他们啊~~被我支使走了 没有一时半刻是不会回来的⋯⋯”
“噢~~是这样啊！ 谢啦！”



语音未落 我把手中的药粉朝他的眼睛撒了过去
被药粉蒙了眼的马卡斯 左手捂着脸
右手拿着匕首朝空中乱挥
“呜啊~~！你这臭婊⋯⋯唔⋯⋯”
这种人如果不把他打昏的话 他是不会安静的
很快的 我把马卡斯身上的军服脱下
换上我身上的嫁裳 虽然衣服套在他身上很奇怪
但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我穿上他的军服 然后捡起了一包黄色药包
把黄色药包中的药粉  倒进我刚才没喝完的水里
然后把药水灌进马卡斯的嘴里
这样一来 没有三天三夜 他是醒不过来了
然后把他搬到床上 戴上面纱 用绵被盖着
不管是谁看到 都会认为葛莱蒂丝公主正在休息
接着 我把其中一个药罐里的药丸全部倒进药箱
然后把全部白色药包中的火药  全部倒进那个罐子
再把两个罐子塞入怀中 将箱子盖好
走出了房间避开了其他人的注意  好不容易走出了营房
终于看到久违的天空  发现天色已经完全昏暗下来
月黑风高 真是一个适合遁藏的天气
走到了马厩  竟然只有一个人在看守着
真不知道要说是我的幸运  还是对方的不幸
很轻易的把马厩的看守者打昏 拖到阴暗的角落
进入马厩 用刚才从马卡斯那儿拿来的匕首
把每条系马的  绳割开
好马儿  烧死你们就太可惜了
将药瓶里的油    在饲料乾草上
将油拖出一条引线之后
利用外头照明用的火把点燃⋯⋯
等等⋯⋯   深呼吸一口气⋯⋯
“失火了！失火了！！赶快来救火啊！！”
风势助长火势  马厩一下子就陷入了火海
惊慌的马儿们四处乱窜  士兵们为了救火而四处奔走
整个营区乱成一团  我趁这一片混乱之中
又到几个位于上风处的营房点燃火苗
而在火预计可以蔓延到的区段  撒上了火药
火势果然一发不可收拾
不过  此时的我已经跑到营区门口的守卫那
“喂！！你们刚刚有没有看到可疑的人往这里走⋯⋯！”
“没⋯⋯没有啊？！”
“可恶！刚才我还在追那个可疑人物的！！
你们确定没有人跑出去？！”
“这⋯⋯”
两个营区守卫脸上稍有迟疑之色



“算了！算了！！让我出去找一下！！
对了！！如果有什么可疑人物出来的话  你们一定要好好盘查啊！！”
“是！！”
就这样  我顺利的从授德尔的营区脱离
接着  该去和我的第一骑兵队会合了

副 官

当女萝森林战役完结之后
被俘的授德尔王子雷尔夫
被带到米德国位于女萝森林北方的军营
将他软禁在营区的一间屋子里
经过了五天
米德元帅吉榭尔才去拜会雷尔夫
门一打开 吉榭尔突然感觉到一道锐利的视线狠狠的朝他射来
吉榭尔行了一个军礼
吉榭尔：“您好 雷尔夫 王子殿下
我是米德的军人 我叫吉榭尔⋯⋯”
原本坐在桌边的雷尔夫听到这句话 突然用力站了起来
雷尔夫：“这声音⋯⋯原来如此⋯⋯那个葛莱蒂丝是你假扮的？！”
吉榭尔：“是的.为了敝国公主的安全 在下不得不如此。”
雷尔夫：“那你来作什么？！”
吉榭尔：“有些事情 必须要和王子殿下谈谈⋯⋯”
雷尔夫：“哼！要谈的话 也该早点来
都这么久了 你现在还想谈什么？！”
吉榭尔：“关于这一点 让您久等 实在是很抱歉
因为最近有很多事要处理 尤其是关于贵国的事
所以耽误了一些时间 希望您能见谅”
雷尔夫表情非常激动 双拳紧握  用压抑住的怒吼：
“我国⋯⋯你们把我的国家怎么样了
这一切都是我自己擅自行动 跟我父王完全没有关系
你们要是敢动父王一根汗毛 我绝不会放过你们的！”
但是 吉榭尔还是保持着他一贯冷静的语气回答
“啊啊⋯⋯我作了什么⋯⋯
我还想请问你相同的问题呢⋯⋯
当我带着十名护卫到贵国 想跟令尊报告事件经过
结果 当我们才到达城门口
就看到令尊 带着老迈的身子站在城门口
身后罗列着贵国的官员 用如此重礼来迎接我们
当我下马走到令尊面前  正想下跪问候时
没想到 令尊就在我的面前跪下
泪水流下了那满是皱纹的脸
令尊说 不管要付出任何代价
只希望能保全住你的性命⋯⋯



我想问问 你到底是作了什么
为什么让一个元老耆宿
必须要向一个毛头小子下跪啊？！”
霎时 屋内一片死寂只见雷尔夫的脸上挂着泪水 跌坐在椅子上
“父⋯⋯父王⋯⋯您何必⋯⋯”
就这样 屋内的时间动结了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不知道过了多久 雷尔夫抬起头来
发现 吉榭尔还站在门边 身体倚靠着门
雷尔夫：“你⋯⋯怎么还在⋯⋯”
吉榭尔把身体站直
吉榭尔：“我们的事情不是还没说完吗？！
请问我可以继续吗？！”
雷尔夫：“你说吧⋯⋯”
吉榭尔：“总而言之 令尊和我商议之后
我答应令尊会送您平安的回授德尔国
所以请您准备一下
明天我们会护送您回去的
就这样。”
雷尔夫：“等一下.你们向我父王勒索了什么！？
不然怎么可能会不对我这主谋问罪的事！！”
吉榭尔：“⋯⋯如果真的要说有什么的话⋯⋯
也只有请令尊箴口默言
以及 继续保持两国之良好关系罢了⋯⋯”
雷尔夫相当讶异
“怎么可能⋯⋯那你如何向贵国交代⋯⋯？！”
吉榭尔：“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
在事前 我和我国元帅艾格伯特讨论过了
他也认为在目前和察柏国交战的期间
没有必要放弃友国而多制造一个敌人
导致腹背受敌的状况
而且令尊在先皇过世之际
也给予我国相当大的帮助
就算是报恩吧⋯⋯”
雷尔夫：“可是这种说法 你们国内会接受吗？！”
吉榭尔：“这您可以不必担心⋯⋯
我所提出的报告书 上面会记载马卡斯才是罪魁祸首
而您 最多只是要负监督不周的责任而已”
雷尔夫：“这样对马卡斯而言 不是太不公平了吗？！”
吉榭尔：“关于这件事⋯⋯本来不想告诉殿下的
我们调查过了 马卡斯是察柏国所派来的间谍
他的目的就是要煽动我们两国交战
好让察柏国渔翁得利
所以说他是罪魁祸首 这一点也没错！”



雷尔夫：“⋯⋯
你一定认为我是不知分寸的笨蛋吧⋯⋯”
吉榭尔：“不⋯⋯ 我很羡慕殿下
因为 率直.多情 这些特性
是我一辈子都不可能会拥有的⋯⋯
… …如果您没有其他事的话 在下就告退了⋯⋯”
雷尔夫：“等一下.
我作了这种蠢事⋯⋯
我⋯⋯实在没有脸回去见父王⋯⋯
就算是当个小兵也好  你能不能让我在这里留下来⋯⋯”
吉榭尔：“让授德尔的王子殿下 当米德国的小兵⋯⋯
这不太好吧⋯⋯
这样吧！ 明天我还是请您先回授德尔国一趟
如果 5天后 您的意愿还是没有改变的话
请您再回到这 我会斗胆请您担任我的副官
不过 接下来就要和我国元帅爱格伯特会合
要跟察柏国正式对决了⋯⋯
您考虑考虑吧⋯⋯”
雷尔夫：“我决定的事情是绝不会改变的！”
吉榭尔：“不管怎样  殿下 晚安
请好好休息  在下告退了⋯⋯”

冰  释

银骑士 吉榭尔结束了女萝森林的任务之后
带着 授德尔国的 王子 雷尔夫
直奔到正与察柏国交战的北方要塞
与米德国的 王子 艾格伯特会合
将要到北方要塞之际
雷尔夫不太高兴的表示
不是很情愿的为米德国而战的立场
吉榭尔：“我能了解你的心情
但是 我现在是米德国的军人
当然要为米德国而战
你不可能要帮我 而不帮米德国的！”
雷尔夫点点头  表示了解的意思银骑士 吉榭尔与艾格伯特 王子合流
之后
正式掀起了米德国与察柏国的大战
惨烈的战事 持续了半年
米德国由于有授德尔国的的后援
再加上有 吉榭尔与艾格伯特优秀的军事手腕
及合作无间的搭配
使得这段期间的米德国之战史
只有胜利而没有败绩



授德尔国的 王子 雷尔夫
也在这段期间 以他优秀的武艺
创下了不少的功劳
但是雷尔夫对艾格伯特 一直都非常的冷淡
一日 夜晚
艾格伯特召唤正在休息的雷尔夫到他的帅帐
告知其父 身染重病的消息
艾格伯特：“目前察柏国在我们一连串的攻击之下
他们已经没有再攻过来的能力了
所以 你安心的回去探望令尊吧
等到令尊情况稳定的时候再回来好了
此外 请代我国向令尊问安”
于是 隔日清早
雷尔夫就快马奔回授德尔国 15 日后 雷尔夫回到米德国的北方要塞
才刚下马 就立刻要求求见艾格伯特
他走到艾格伯特的帅帐旁
隐约听到艾格伯特跟吉榭尔讨论某些事宜
“… …那我在这里等你⋯⋯”
“… …应该不会有人发现的⋯⋯”
帐外的雷尔夫大声的表明身份
：“我是雷尔夫 请求见艾格伯特元帅”
帐内：“请进”
雷尔夫拨开帐   进到了帐内
雷尔夫：“很抱歉 打扰两位的讨论⋯⋯”
艾格伯特：“没关系 我们的讨论也告一般落了
好久不见了 雷尔夫
请问你有什么事要说的吗？！”
雷尔夫：“是的⋯⋯不过可不可以请吉榭尔元帅回避一下？”
吉榭尔：“那⋯⋯我就告辞了⋯⋯
不过 雷尔夫 请你等一下到我的帅帐来一下吧”
吉榭尔收拾好地图及文件之后 就离开了当吉榭尔离开帅帐之后
艾格伯特：“令尊的情况还好吧？”
雷尔夫：“是的 父王的病已经不碍事了
不过这不是我想说的事  我就开门见山的说了
艾格伯特王子 你手中有日之镜
也知道森月之盟的事吧！”
艾格伯特：“这⋯⋯令尊告诉你了吗⋯⋯？！”
雷尔夫：“是的 我到现在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请原谅过去我对你的无礼之处⋯⋯”
艾格伯特：“这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请你不必放在心上”
雷尔夫：“⋯⋯很抱歉 这似乎不是我该问的问题
不过 你既然已经知道这件事了
那么 当察柏国用这件事攻击贵国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加以反驳呢？！”



艾格伯特：“当年是和葛莱蒂丝在整理父王的遗物时
无意间发现这件事的 我们想
父王既然愿意用他的名誉来成全这件事
那么 我们作子女的也只有遵从父王的意愿了⋯⋯”雷尔夫离开了艾格
伯特的帅帐之后
转身走到吉榭尔的帅帐
雷尔夫进到吉榭尔的帅帐之后
看见吉榭尔埋首于文件山中
以罕有的努力 在处理着公务
甚至连雷尔夫走进来都没有发现到
雷尔夫：“吉榭尔元帅 你找我来有什么事？！”
吉榭尔：“啊呀 是雷尔夫啊！  一阵子不见了
令尊的情况还好吧？”
雷尔夫：“是的 父王的病已经大致恢复了”
吉榭尔：“那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
对了 叫你来没有别的事
呐 这把剑就送你吧！”
吉榭尔递给雷尔夫一把剑
这把剑的造型十分高雅
剑缘非常的锋利 可以知道这是出自名师的作品
剑柄上有一个 "G" 的字样
靠剑把的剑身上还有米德国的王徽
一看就知道是皇家之物
雷尔夫：“这把剑应该是米德国赏赐给元帅的吧？！
这么重要的东西⋯⋯要给我？！”
吉榭尔：“雷尔夫 剑如果不用的话就只是一根废铁
我已经有 岫云 了 这把剑根本就用不着
与其放置在架上展示 还不如让它发挥功用的好”
雷尔夫：“可是我也已经有了 依格萨鲁特 了⋯⋯”
吉榭尔：“不过 依格萨鲁特是大剑系的吧
如果在需要以速度决胜负的情形下
那么使用依格萨鲁特就稍嫌重了点
所以 这把剑 你就收下吧”
雷尔夫：“既然你这么说的话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吉榭尔 走到桌边 从桌上拿了一封信函
那封信函的封口盖着米德国的王徽
：“还有 最近首都来函招我回去
好像是说陛下召见我
所以 我再 5天就要回去首都
这就是我现在这么努力的原因
我走了之后的事情 就要拜托你了⋯⋯”
雷尔夫：“我会全力以赴的！！”
吉榭尔：“谢谢你”雷尔夫拿着剑往帐外走了几步
站定 又回头



向埋在文件山里的元帅提出问题
：“元帅 如果当时我并不如你所料的反叛的话
那你要怎么收拾残局啊？！”
吉榭尔把埋在文件山里的头抬了起来
：“如果真的这样 那我乾脆就嫁给你啦！
反正是玩如果游戏嘛！”
说完 又把头埋回文件山里
雷尔夫：“呃⋯⋯”不知道过了多久
终于把文件处理完毕的吉榭尔 走出帐外
仰望着天空 自言自语的说
：“⋯⋯终于可以结束了⋯⋯”

未  终

“为什么？！ 元帅！”
回应之快 如同条件反射
年轻的帝王脸上写着愕然
殿上群臣面面相觑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是为什么？！ 元帅！
你对朕如果有任何不满的话 你可以直说啊！”
“这些日子以来 陛下对臣可说是非常厚爱
臣并没有任何不满的地方”
“那么你为何要舍弃这个国家 舍弃朕
元帅也应该知道现在我国与察柏国还在对峙当中
免元帅之职 无异是自毁长城
这件事  朕不会答应的”
抱歉 陛下 我心意已决
“承蒙陛下错爱
臣理应为陛下驱驰尽忠
但是 臣镇日在烽火杀戮中
看到 听到的尽是 边界百姓的哀鸿遍野
流血倒地死去的兵士
荒野曝晒的白骨
夜半战场的鬼哭
这一切的一切
已经使臣没有在战场上奔驰的霸气
有的只是对战争的疑虑及不满
臣明白  战争在目前尚不可避免
但是 臣的精神状态也将滨临崩溃
臣更确知
如果让没有战意的司令官领军
无异是将军士们送入死地
因此 臣希望陛下能够让其他有能者接替臣的位置
还请陛下三思⋯⋯”



语毕 王城大殿一片寂静
我知道  现在在场的臣子们 各有各的想法
惊讶  疑惑  婉惜  愤慨  或者是⋯⋯窃喜
但都碍于在帝王之前 而不敢显露出来
金制的沙漏中 流下白银的沙
不知滑落了多少之后
皇帝路斯恩 开口
“吉榭尔元帅
朕⋯⋯真的留不住你吗？！”
“很抱歉辜负陛下的期望⋯⋯”
从上方 传出一声叹息
“如果 朕答应元帅所请
那么⋯⋯元帅今后有何打算”
这个问题 我想都不用想就可以回答
“臣暂时想到世界各地游走 看看各国的风土民情
若是在哪里觉得累了 有可以住下来的感觉
那么 臣就打算在那儿终老一生⋯⋯”
四周的大臣们  已经不太顾忌的开始窃窃私语起来
“是这样的吗⋯⋯
吉榭尔元帅 这算朕请求你
朕给予你 3年的时间
这 3年内 你要去哪里或是作什么
朕都不会干涉
可是 3 年之后请你再回到米德国来
这是朕所能允许的最大限度
如此  元帅可以接受吗？！”
3年么⋯⋯
也该够了 呵  可能还有剩呢
“陛下一言九鼎
臣谢陛下恩准”
我站起来
转身
走出大殿米德国王城的南方 约一刻钟马程的地方
一个人与一匹马正在大树下  似乎正在等待着什么人
那个人好像注意到什么而站起身来
他看到王城的方向 有一个骑马的人影朝这里奔驰
“喂~~~在这边！在这边！！”
一边挥手一边呼喊着
来人也注意到他了 将马的速度减缓
下马 走到他的面前
“怎么这么慢啊？！ 我还以为你迷路了⋯⋯”
在树下的人如此抱怨着
“你以为是谁害的啊？！
因为你的出走



害我又要作一次人事变动  忙得不可开交
还是偷溜出来  才能过来送你
你应该要感谢我才是！！”
米德王子 艾格伯特 没好气的说
“那真是抱歉了   皇兄
不过路斯恩还好吧？！”
“是有点沮丧啦⋯⋯
不过我还是比较担心当他知道真相之后
不知道会有什么反应？！
你呀⋯⋯老是把麻烦事推给我！！”
葛莱蒂丝笑着说
“唉⋯⋯谁叫你是我哥哥呢？！
本来我是想说 一取得外放的承诺
当场就在大殿现出真面目的⋯⋯”
“幸好你没这么做
姑且先不论路斯恩的反应
光是大臣们就可能会有一半以上气绝昏倒⋯⋯”
艾格伯特 相当认真的的表情
葛莱蒂丝笑了出来
“哈哈⋯⋯我开始后悔我没这样作了⋯⋯”
“别闹了 葛莱蒂丝
不过你在朝中所说的那些话是真的吗？！
抱歉呐⋯⋯当初不应该把你拉到战场的⋯⋯”
艾格伯特 相当自责的说
“嗯⋯⋯是有蛮难过啦⋯⋯
毕竟谁都不想看到  横遍野的场面⋯⋯
有的时候也会有矛盾 悲哀与无奈的心情
不过也没我说的这么严重啦！！”
“那⋯⋯”
“不说的这么严重的话
身为皇帝的路斯恩 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放走吉榭尔呢？！
要是我站在相同立场
我也不会放啊！！”
“原来如此
不过你真的要四处流浪吗⋯⋯？！
这是很危险的⋯⋯”
“皇兄  这不叫流浪  这是旅行
而且吉榭尔都能在战场上活存了
葛莱蒂丝没有理由不可以在世界旅行
请不用太担心 皇兄⋯⋯”
艾格伯特叹了一口气
“唉⋯⋯
当年要不是因为父王对我们的教育都完全一样的话
现在也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双手交叉在胸前的长兄  在对他过世多年的父亲发牢骚
葛莱蒂丝微笑  摊了摊手
“没办法啊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扶佐路斯恩
而且我认为 剑技 马术 战略论 史学 帝王学⋯⋯等等
学习起来比起礼仪 刺绣 烹饪 舞蹈⋯⋯要有趣的多
最重要的一点是 我不必困死在宫墙之内⋯⋯
皇兄 你的工作不也因我少了不少吗？！”
“话是这么说没错⋯⋯
可是我还是不放心你一个人出去旅行
谁知道会有什么事发生⋯⋯”
“放心啦 皇兄！！
如果有什么万一的话
我还有岫云在呀！！ 对不对
放心啦⋯⋯！”
葛莱蒂丝安慰着显然担心过度的兄长
“这个世界又不是只靠一把剑就可以走天下⋯⋯
说到剑⋯⋯
等等⋯⋯你把葛莱蒂丝放到哪里去了？
怎么没看到你带着⋯⋯”
“我在这里啊~~”
“不要装蒜
你明知道我不是问你本人！
我是指当我们出生时 父王特地为我们每个人所打造的剑！
你把它拿到哪去了？”
“我把它送给雷尔夫了”
“耶⋯⋯为什么要送给雷尔夫⋯⋯
难道⋯⋯？！”
艾格伯特显得有点惊讶
“喂 喂⋯⋯！皇兄 你想到哪去啦！
我是想说反正人是不可能的
但 总不能让父王失信于天下吧⋯⋯
所以就把剑送他了⋯⋯”
葛莱蒂丝辩解着
“哦⋯⋯真的是这样吗⋯⋯？！”
“皇兄⋯⋯你再说下去的话
那我可要生气啦⋯⋯！”
葛莱蒂丝翻身上马 作势欲走
“好啦 好啦⋯⋯是我错了⋯⋯
呐！这个拿去！！”
艾格伯特拿出一个丝织的小钱袋抛给葛莱蒂丝
袋子里装满了金币
“这东西是重了点 但是还蛮好用的⋯⋯”
“谢谢你 皇兄.
不过 这么多钱⋯⋯



你⋯⋯该不会挪用公款吧⋯⋯”
葛莱蒂丝用怀疑的眼光看着钱袋
“这是你的薪水跟退职金！
不要随便怀疑别人的操守！”
艾格伯特发火了 无意识握着剑的手在颤抖
“开玩笑的啦  不要生气
那⋯⋯皇兄 我走罗⋯⋯！”
葛莱蒂丝拉扯马   马儿开始走动
“自己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
绝对要回来啊！！”
“好的！
皇兄 你自己也要保重！”
葛莱蒂丝策马 走向她自己选择的路
艾格伯特则为了他的责任 选择了留下几天后 艾格伯特回到北方要塞
回到帅帐没多久 马上就接到雷尔夫求见的讯息
独自进到帅帐的雷尔夫 看见艾格伯特双手抱着头靠在桌面上
虽然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
但是可以知道艾格伯特现在的心情非常的糟
就雷尔夫到北方要塞以来 从来不曾看过艾格伯特有过这种状态
即使是 战况陷入最胶着状态 亦然
在这种情况下 雷尔夫不知道他是否应该再继续留下
正在犹豫时
艾格伯特开口说话了
“你找我有什么事⋯⋯？”
跟哀鸣没有两样的声音
“不⋯⋯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不过⋯⋯元帅 请问⋯⋯
发生了什么事吗？！”
雷尔夫 小心翼翼的提出问题
“没事！ 你来找我是因为吉榭尔的事吧？！
雷尔夫 关于吉榭尔出走的事
你有什么意见吗？！”
声音虽没有精神 但是比刚才要好太多了
“我想知道 为何吉榭尔元帅要出走⋯⋯？
吉榭尔元帅不像是对国家不忠
会见风转舵的小人
而且 米德国对吉榭尔元帅相当优厚
只要元帅开口
不管是 名誉 权力 地位 财富
都唾手可得⋯⋯
那么⋯⋯元帅为了什么要出走呢⋯⋯？！”
“名誉 权力 地位 财富⋯⋯么⋯⋯”
艾格伯特冷笑
“这些东西在 死亡 面前



只是渺小的不能再渺小的东西
如果这些东西能拉回葛⋯⋯吉榭尔的话
再多的金钱再高的地位 我都愿意给⋯⋯”
“死亡 … …！！！
元帅他怎么了！？！”
如同被雷击中头顶般  雷尔夫相当的惊讶
“吉榭尔  他得了一种病⋯⋯
我们已经把全国顶尖的医师请来治疗
可是 每个医师能给我们的
只有摇头和安慰⋯⋯
那些无能的家伙！！”
艾格伯特的双拳用力的敲击着无辜的桌子
发出了巨大而沉重的声响
“怎么会这样⋯⋯”
雷尔夫哑然  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帐内的气氛十分凝重 压得让人无法喘息
“那⋯⋯那你为什么不让吉榭尔好好休养
还要引荐他入伍
跑到战场来 不是只会让病况更加严重吗？！”
雷尔夫提高了音量
“他认为 如果什么都没有留下
就这样离开的话  等于在人间白活了
我  不过他  所以⋯⋯
他大概知道自己时日已经不多了
所以才会离开⋯⋯”
雷尔夫伸手摸索着可能是上司遗物的剑
一句话都不说
狮艾格伯特的视线跟着雷尔夫的动作
瞥见了他佩在腰际的葛莱蒂丝
“啊⋯⋯！
那把剑是吉榭尔给你的吧⋯⋯
这是很重要的东西⋯⋯
你要好好爱惜它⋯⋯”三年之中 一些似是而非 奇怪的传言四处流窜
着
例如：
“吉榭尔被察柏国用高薪收买 现在在察柏国当军事参谋”
“吉榭尔行刺察柏国国王不成 已经被察柏国诛杀”
“吉榭尔自组军队 准备推翻米德皇室”
“吉榭尔⋯⋯。”
虽然 大臣们也有上表请求调查此事
但是 都被皇帝一句
“朕相信吉榭尔元帅不会作这种蠢事”
给冷冷的打了回票
可是 三年的期限都过了⋯⋯



吉榭尔还是没有回来
谣言更是肆无忌惮的延烧起来
但是米德皇室始终没有任何动作“对不起⋯⋯我真的得走了⋯⋯
已经超出约定的时间太多了
再不回去
我的兄弟会非常担心
奥斯本就交给你了⋯⋯
你自己也要好好保重啊⋯⋯”
“可是⋯⋯你的身体⋯⋯
不要勉强比较好吧⋯⋯”
“抱歉⋯⋯
我答应哥哥一定要回去的⋯⋯”数日后的夜晚 皇城的亲卫队在巡逻时
发现了一个人倒在宫墙外
在巡逻的亲卫队长仔细一看
发现那个人虽然面孔消瘦 脸色苍白
但的的确确是久未谋面的葛莱蒂丝公主
亲卫队员慌张的把公主扶进了宫中
然后 火速禀报了皇帝“葛莱蒂丝  皇姐  你醒醒啊~~！”
“这里是⋯⋯”
葛莱蒂丝尚未完全清醒过来
映在她眼睛的是两张焦急的脸
“啊⋯⋯皇兄  陛下⋯⋯
好久不见了⋯⋯
你们都好吗？！”
“皇姐 皇姐⋯⋯
这些日子你都到哪里去了溴
虽然皇兄叫我不要找你⋯⋯
可是 我好担心⋯⋯！！”
路斯恩趴在葛莱蒂丝的身上 当场哭了出来
“对不起⋯⋯陛下⋯⋯
让你担心了⋯⋯
没事的！我只是出去走走罢了⋯⋯
不要哭了喔⋯⋯”
葛莱蒂丝拨了拨路斯恩的头发
而艾格伯特站在床边一言不发
等到路斯恩稍微稳定之后
艾格伯特催促路斯恩准备上朝事宜
虽然路斯恩并不想离开 葛莱蒂丝去上朝
可是迫于艾格伯特的坚持与葛莱蒂丝的劝说
不得已而离开
“皇兄 我昏睡多久了⋯⋯”
“大概三天了吧⋯⋯”
“对不起⋯⋯我没有遵守约定
还让你赶回来⋯⋯”



葛莱蒂丝以抱歉的语气说
“这都没关系
回来就好
这些日子  你过的都好吗？！”
“嗯⋯⋯虽然有点辛苦
但我觉得很幸福
我不后悔走这一趟！！”
葛莱蒂丝的音调虽然弱 但是语气却很明快
“这样就好⋯⋯”
看着已经消瘦的不成人形的葛莱蒂丝
完全看不出来出发之前的模样
艾格伯特不由得觉得一阵心痛
“啊！ 皇兄！ 您怎么在掉眼泪啊⋯⋯！”
“乱讲⋯⋯！ 这是口水！”
“是⋯⋯吗？！”
躺在床上的葛莱蒂丝笑开了
“对了！有件事忘了跟皇兄说⋯⋯
你不会生气吧⋯⋯！”
“你又作了什么⋯⋯葛莱蒂丝⋯⋯”
艾格伯特双手交叉于胸前 呈备战状态
“那个⋯⋯我把岫云交给了一个叫奥斯本的人⋯⋯”
“你是要我把那个人找出来吗？！”
“不是啦！ 只是想告诉你
以后如果有看到有人拿着岫云的话
不要太惊讶 就好⋯⋯”
“那你为什么要把从不离身的岫云给他？！”
“嘿嘿⋯⋯这是秘密⋯⋯”
艾格伯特虽然不知道葛莱蒂丝的壶芦里在卖什么药
但是也不能逼问病人 就把这个疑问放在心里
话锋一转  葛莱蒂丝说
“真的是对不起呐  皇兄
在以前就一直因为我任性的要求
让皇兄多了很多困扰⋯⋯
我不知道要怎么说才好⋯⋯”
艾格伯特眼睛一红 眼泪又快掉了下来
“葛莱蒂丝⋯⋯
不要想那么多
你好好养病就是了⋯⋯”在七日后 米德第一公主 葛莱蒂丝 因病薨
最后的遗言是 "抱歉 我不能再为你们作什么了⋯⋯”
在正史上 这个早逝的公主
比起同时期的 少年帝王 路斯恩
或是 帝国双璧的 艾格伯特与 吉榭尔
是一个非常平凡而不会让史学家头痛的人
历史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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